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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家
可
能
在
深
夜
，
於
街
頭
或
消
費
場

所
，
看
到
三
五
成
群
的
少
年
人
在
徘
徊
、

在
玩
樂
。
你
或
許
奇
怪
為
何
他
們
仍
在
街

上
？
為
何
不
回
家
？
明
天
要
上
課
哪
夠
精

神
？
這
些
問
題
，
可
能
連
這
群
玩
得
忘
形

的
少
年
人
也
不
曉
得
回
答
，
他
們
就
只
想
與
朋

友
在
一
起
。
這
種
心
態
，
很
容
易
成
了
犯
罪
集

團
的
獵
物
，
也
容
易
誤
入
歧
途
，
或
養
成
抽

煙
、
飲
酒
、
吃
軟
性
毒
品
的
習
慣
。

香
港
民
政
事
務
局
曾
有
意
透
過
發
牌
制
度
規

管
網
吧
，
建
議
十
六
歲
以
下
的
少
年
不
能
在
網

吧
通
宵
過
夜
。
韓
國
也
有
類
似
的
情
況
，
為
免

年
輕
人
沉
迷
打
機
，
韓
國
政
府
去
年
建
議
實
施

﹁
打
機
宵
禁
令
﹂，
每
天
午
夜
十
二
時
至
清
晨
八
時

不
准
學
童
玩
網
絡
遊
戲
。

其
實
在
美
國
的
達
拉
斯
及
附
近
幾
個
城
市
，

早
已
實
行
﹁
少
年
宵
禁
令
﹂
︵C

u
rfew

F
or

T
eens

︶。
規
定
十
七
歲
以
下
的
少
年
人
，
在
周
一
至
四
不
能

在
晚
上
十
一
時
至
清
晨
的
六
時
在
沒
有
父
母
或
成
年
人
陪
同

下
在
街
上
；
而
周
五
至
日
，
則
放
寬
至
晚
上
十
二
時
開
始
。

逾
時
仍
在
街
上
的
少
年
人
會
被
扣
查
，
並
須
由
父
母
陪
同
出

庭
，
最
高
可
被
罰
五
百
美
元
，
或
判
社
會
服
務
令
。

加
拿
大
的
安
大
略
省
亦
於
二
○
一
○
年
實
施
過
十
六
歲
以

下
少
年
人
的
宵
禁
令
，
不
准
他
們
於
午
夜
至
清
晨
六
時
獨
自

出
街
。

可
見
在
亞
洲
區
，
監
管
或
說
保
護
少
年
的
條
例
起
步
實
在

太
遲
。
而
且
規
管
範
圍
只
在
網
吧
，
並
僅
透
過
發
牌
制
度
去

規
管
，
不
單
狹
窄
，
不
治
標
也
不
治
本
，
對
少
年
人
毫
無
阻

嚇
或
保
障
作
用
。
他
們
依
舊
可
以
自
由
自
在
於
街
頭
及
其
他

夜
店
玩
通
宵
，
犯
罪
分
子
不
會
只
留
在
網
吧
的
呀
。

香
港
有
一
班
義
工
或
社
會
工
作
者
，
專
門
在
深
宵
出
動
，

到
球
場
，
到
大
街
小
巷
去
接
觸
邊
沿
青
年
，
取
得
他
們
信

任
，
然
後
帶
他
們
返
回
正
軌
。
社
工
及
義
工
其
中
一
個
目

的
，
便
是
誘
導
邊
青
不
要
深
夜
在
街
上
，
避
免
壞
人
有
機

可
乘
，
並
幫
助
他
們
過
回
正
常
的
生
活
。
香
港
當
局
在
考

試
制
度
上
絞
盡
腦
汁
，
但
保
護
青
少
年
方
面
卻
乏
善
足

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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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李
小
嬋

少年宵禁令
余似心

翠袖
乾坤

新
加
坡
政
界
巨
人
李
光
耀
曾
經
高
度
讚
美
冷

氣
機
，
認
為
這
是
人
類
最
偉
大
的
發
明
之
一
。

冷
氣
機
，
中
國
內
地
稱
為
空
氣
調
節
器
，
簡

稱
空
調
，
那
是
按
英
語
字
面
意
譯
。
但
是
按
使

用
事
實
，
空
調
通
常
只
負
責
在
氣
溫
高
時
抽
熱

製
冷
，
氣
溫
低
時
發
熱
升
溫
，
則
遠
遠
及
不
上
電
暖

爐
︵
或
稱
電
熱
器
︶。
所
以
我
們
香
港
人
稱
之
為
冷

氣
機
還
是
比
較
貼
近
事
實
。

原
來
李
光
耀
先
生
非
常
怕
熱
，
新
加
坡
地
區
的
氣

溫
卻
恆
常
在
攝
氏
三
十
度
以
上
，
天
氣
太
熱
，
實
在

不
利
腦
袋
的
智
力
活
動
。
有
了
冷
氣
機
，
就
可
以
將

辦
公
室
的
氣
溫
調
校
到
二
十
多
度
，
這
樣
李
先
生
就

可
以
在
大
白
天
也
保
持
頭
腦
冷
靜
清
醒
。
新
加
坡
立

國
幾
十
年
，
政
府
管
治
效
率
特
別
高
，
李
先
生
籌
謀

策
劃
應
記
一
功
，
而
冷
氣
機
背
後
努
力
耕
耘
︵
不
能

說
它
默
默
︶，
亦
可
記
一
功
。

然
而
，
成
也
蕭
何
、
敗
也
蕭
何
。
冷
氣
機
之
過
，

亦
全
部
源
於
冷
氣
機
之
功
。

冷
氣
機
的
操
作
原
理
不
是
真
正
製
冷
，
而
是
將
熱

能
從
較
低
溫
的
地
方
，
傳
送
到
較
高
溫
的
地
方
，
這

就
違
反
了
熱
能
由
高
溫
處
流
向
低
溫
處
的
自
然
法

則
。
要
﹁
逆
天
行
事
﹂，
就
要
輸
入
能
量
，
結
果
是
冷
氣
機
一

方
面
向
室
內
吹
凍
風
，
另
一
方
面
卻
要
向
室
外
排
出
更
多
熱

風
。有

了
冷
氣
機
之
後
，
夏
天
時
大
家
都
寧
願
留
在
室
內
﹁
歎
冷

氣
﹂，
視
到
室
外
街
上
走
動
為
天
大
的
苦
差
事
。
﹁
歎
冷
氣
﹂

的
人
損
人
利
己
，
將
﹁
己
所
不
欲
﹂
的
多
餘
熱
能
送
到
室
外
，

城
市
中
冷
氣
機
越
多
，
耗
電
量
也
飛
升
得
更
快
更
高
，
等
於
對

炎
熱
大
城
市
的
高
溫
火
上
加
油
。

冷
氣
機
同
時
教
壞
了
幾
代
的
建
築
師
和
室
內
設
計
師
，
他
們

不
必
再
理
會
建
築
物
的
通
風
佈
局
和
室
內
降
溫
的
傳
統
辦

法
。
熱
？
開
冷
氣
就
完
全
解
決
了
。
現
時
香
港
許
多
店
舖
和

大
型
商
場
尤
其
可
惡
，
室
內
開
大
冷
氣
，
然
後
中
門
大
開
，

冷
風
從
建
築
物
吹
出
去
，
同
時
也
讓
更
大
量
的
室
外
熱
氣
湧

進
來
。
結
果
只
能
將
冷
氣
機
的
力
度
調
到
最
大
，
而
整
個
城

市
就
因
冷
氣
機
開
得
太
多
而
更
熱
。
這
好
比
人
在
家
中
沒
有

電
風
扇
和
冷
氣
機
，
卻
打
開
了
雪
櫃
︵
內
地
叫
電
冰
箱
︶
來

納
涼
那
樣
浪
費
。
自
己
在
室
內
﹁
歎
冷
氣
﹂，
可
惡
的
熱
氣
都

只
是
投
到
﹁
公
共
空
間
﹂
，
﹁
關
在
小
樓
成
一
統
﹂
，
管
他

娘
？幾

十
年
前
，
許
多
香
港
人
還
可
以
在
炎
熱
的
夜
晚
，
跑
到
大

廈
的
天
台
或
戶
外
街
上
乘
涼
。
這
種
生
活
方
式
已
經
被
冷
氣
機

大
軍
摧
毀
消
滅
了
。
現
時
許
多
八
十
後
、
九
十
後
的
小
朋
友
是

睡
在
冷
氣
房
中
長
大
，
有
不
少
年
輕
人
說
睡
房
中
沒
有
冷
氣
機

就
睡
不

、
活
不
成
。

近
日
印
度
連
番
出
現
大
停
電
，
那
是
因
為
供
電
設
施
追
不
上

耗
電
需
要
所
致
。
城
市
人
、
文
明
人
對
電
的
依
賴
遠
超
過
父
祖

輩
，
沒
有
電
就
真
正
活
不
成
。
小
時
候
看
的
軍
事
分
析
都
說
不

能
預
計
第
三
次
世
界
大
戰
用
甚
麼
武
器
，
但
確
定
第
四
次
世
界

大
戰
只
能
用
石
頭
，
因
為
所
有
現
代
設
施
都
會
在
第
三
次
世
界

大
戰
中
給
毀
滅
掉
。
今
天
的
軍
事
分
析
卻
認
為
最
新
一
代
的
戰

爭
模
式
不
是
常
規
戰
也
不
是
核
戰
，
而
是
借
互
聯
網
襲
擊
敵
方

的
供
電
系
統
。
斷
了
電
，
現
代
城
市
文
明
就
不
能
生
存
，
政
府

不
能
運
作
，
就
要
投
降
。

這
也
說
的
是
，
今
天
的
年
輕
人
沒
有
冷
氣
機
就
活
不
成
，
供

電
不
足
，
怎
樣
驅
動
冷
氣
機
？

沒冷氣、活不成
潘國森

琴台
客聚

這
一
次
遊
北
海
道
的
重
頭
戲
，
便
是
去
看
富
田
農

場
的
彩
色
花
田
。

花
田
種
植
的
都
是
各
種
色
彩
的
薰
衣
草
。
我
不
知

道
薰
衣
草
是
不
是
以
日
本
的
最
為
著
名
，
也
不
知
道

薰
衣
草
是
觀
賞
的
價
值
大
，
還
是
實
用
的
價
值
大
。
反
正

我
對
賞
花
並
不
感
興
趣
，
正
像
月
前
友
人
力
邀
我
前
往
洛

陽
觀
賞
盛
開
的
牡
丹
花
一
樣
，
並
沒
有
留
下
太
多
的
滿
足

感
和
回
憶
。

何
況
這
一
次
還
要
從
住
處
乘
車
近
四
個
小
時
前
往
富
田

農
場
。
我
們
住
的
酒
店
在
登
別
，
薰
衣
草
花
田
在
富
良

野
。
來
回
的
汽
車
路
程
足
足
花
七
個
多
小
時
。
到

時

要
登
上
一
段
長
長
的
斜
坡
，
才
能
夠
欣
賞
到
一
大
片
彩

色
的
花
田
美
景
。
老
伴
到
時
已
經
疲
不
能
興
，
只
好
坐

在
農
場
門
口
休
息
。
我
則
不
甘
﹁
失
敗
﹂，
﹁
宜
將
剩
勇
﹂

登
高
山
。
果
然
一
片
彩
色
面
積
廣
大
的
花
田
，
蔚
為
奇

觀
，
就
像
那
些
以
三
色
旗
為
國
旗
的
國
家
，
把
一
面
大

旗
鋪
在
地
上
。
顏
色
鮮
艷
花
海
廣
布
的
田
野
，
一
定
會

使
富
有
藝
術
眼
光
或
者
對
色
彩
美
感
反
應
強
烈
的
人
們

為
之
心
醉
。

我
們
還
坐
了
一
段
用
大
型
拖
拉
機
牽
引
的
觀
光
車
在
花

田
之
間
巡
迴
一
周
，
但
是
畢
竟
近
看
不
如
遠
眺
，
最
是
可

觀
在
高
峰
。
我
雖
然
是
﹁
年
年
不
帶
看
花
眼
﹂︵
宋
．
楊
萬

里
詩
句
︶，
但
到
此
地
也
不
免
驚
嘆
這
個
富
田
農
場
壯
觀
。

這
裡
出
售
的
薰
衣
草
製
品
多
如
牛
毛
，
最
普
通
的
是
把

曬
乾
的
薰
衣
草
製
成
枕
頭
和
小
擺
設
。
還
有
什
麼
香
精

油
、
香
皂
之
類
，
我
卻
無
心
於
選
購
這
些
紀
念
品
，
只
是

躲
在
一
旁
吃
一
杯
薰
衣
草
冰
淇
淋
。

我
們
到
的
這
個
季
節
，
應
是
觀
賞
薰
衣
草
的
最
佳
時

刻
，
所
以
遊
人
特
別
多
。
遊
客
之
中
，
除
日
本
本
土
人
之

外
，
便
是
大
陸
遊
客
。
不
僅
在
這
個
富
田
農
場
，
在
北
海

道
到
處
可
見
說

疑
似
普
通
話
而
帶
有
各
種
鄉
音
的
大
陸

人
。
因
此
有
關
的
說
明
書
，
也
都
有

中
文
版
，
還
分
為

簡
體
字
版
和
繁
體
字
版
。
繁
體
字
版
，
便
是
適
應
台
灣
和

港
澳
的
需
要
。

北
海
道
有
十
個
飛
機
場
，
如
果
由
我
們
住
處
鄰
近
的
千

歲
機
場
乘
飛
機
到
旭
川
，
便
鄰
近
美
瑛
的
﹁
四
季
彩
之

丘
﹂，
只
需
半
小
時
。
當
然
，
登
機
下
機
辦
手
續
，
也
需

要
三
四
個
小
時
了
。

彩色花田薰衣草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奧
運
開
幕
禮
當
晚
，
英
國
時
間
深
夜
十
二
點

四
十
五
分
才
散
場
。
事
前
，
主
辦
單
位
鼓
勵
七

萬
觀
眾
乘
坐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返
家
。

倫
敦
的
運
輸
網
絡
雖
然
四
通
八
達
，
但
不
像

香
港
那
樣
方
便
，
的
士
小
巴
隨
手
可
召
。
七
萬

人
深
夜
一
起
等
候
公
車
，
的
確
令
人
擔
憂
。

為
此
，
開
幕
節
目
需
要
削
減
半
小
時
，
讓
觀
眾
提

早
離
場
。

買
不
到
開
幕
禮
門
票
，
無
法
感
受
當
晚
疏
散
場
面

和
氣
氛
。
但
開
幕
禮
前
一
晚
，
去
英
國
中
部
城
市
曼

徹
斯
特
觀
看
奧
運
足
球
外
圍
賽
，
跟
隨
七
萬
觀
眾
秩

序
井
然
地
散
場
。
這
一
次
經
驗
，
畢
生
難
忘
。

英
國
足
球
隊
五
十
二
年
來
第
一
次
打
入
奧
運
外
圍

賽
，
首
場
對
塞
內
加
爾
，
全
場
滿
座
。
英
人
對
賽
事

寄
予
厚
望
。

曼
城
是
紅
魔
鬼
曼
聯
的
根
據
地
，
百
年
球
場O

ld
T
rafford

聞

名
世
界
。
場
址
離
開
市
區
約
二
十
分
鐘
車
程
，
主
辦
單
位
同
樣

呼
籲
觀
眾
乘
坐
公
車
出
入
。

賽
果
令
人
失
望
，
一
比
一
打
和
，
理
所
當
然
沒
有
敲
鑼
打
鼓

祝
賀
。
靜
寂
的
觀
眾
如
潮
水
一
樣
，
湧
向
輕
鐵
車
站
。
途
中
碰

到
幾
位
騎
警
，
沒
有
高
聲
呼
喝
，
只
是
冷
眼
旁
觀
。
七
萬
人
鴉

雀
無
聲
，
猶
如
一
人
深
夜
獨
行
。

走
了
半
小
時
才
抵
達
車
站
。
站
內
不
見
警
察
蹤
影
，
群
眾
自

覺
地
分
批
走
進
不
同
月
台
，
場
面
壯
觀
。

這
一
刻
，
我
想
起
了
電
影
︽
辛
德
拉
的
名
單
︾
裡
其
中
一

幕
；
火
車
站
月
台
上
，
納
粹
德
軍
持
槍
押
解
猶
太
人
往
集
中

營
。
電
影
裡
，
猶
太
人
無
聲
無
奈
無
望
地
登
上
火
車
。

這
一
晚
，
我
們
靜
靜
地
等
車
。
當
然
沒
有
德
軍
，
只
有
自

律
；
更
不
是
去
集
中
營
，
只
是
賽
果
不
如
意
，
一
比
一
，
意
難

平
。等

了
十
五
分
鐘
，
車
到
了
。
往
車
窗
外
望
，
排
隊
人
龍
不
見

龍
尾
。

經
驗
難
忘
，
因
為
曾
經
有
過
童
年
噩
夢
。
六
、
七
歲
時
，
父

母
帶
同
我
和
妹
妹
去
廣
州
白
雲
山
觀
賞
國
慶
煙
火
。
人
山
人

海
，
你
推
我
撞
。
父
親
將
我
高
舉
，
騎
肩
膀
逃
出
人
海
下
山
。

回
頭
一
望
，
天
崩
地
裂
，
呼
天
搶
地
。

散 場
蒙妮卡

跳出
框框

紀
錄
片
︽
舌
尖
上
的
中
國
︾
十
分
紅

火
，
掀
起
了
一
陣
﹁
舌
尖
上
﹂
的
時
尚
潮

流
產
品
，
瞬
間
已
見
同
名
飲
食
書
刊
面
世

了
，
還
有
美
食
旅
遊
網
推
出
旅
遊
線
。
我

也
趁
熱
鬧
，
剛
訪
吉
林
省
返
港
，
也
向
讀

者
諸
君
獻
上
一
篇
﹁
舌
尖
上
的
吉
林
﹂
美
食
推

介
推
介
！

遠
在
明
朝
有
徐
霞
客
遊
記
，
近
在
當
下
，
不

少
﹁
徐
霞
客
﹂
不
光
只
是
遍
遊
名
山
大
川
，
好

大
程
度
是
到
處
覓
食
滿
足
舌
尖
上
的
味
蕾
享

受
。
有
﹁
美
食
天
堂
﹂
的
香
港
，
自
﹁
個
人
遊
﹂

實
施
後
，
香
港
中
西
食
肆
大
增
，
環
球
各
地
文

化
特
色
盡
在
香
港
爭
市
場
、
贏
口
碑
。

今
次
吉
林
之
行
，
老
工
業
基
地
吉
林
省
其
實

也
是
農
業
生
產
基
地
，
並
有
﹁
黃
金
玉
米
帶
﹂

和
﹁
大
豆
之
鄉
﹂
美
稱
。
當
地
﹁
農
家
菜
﹂
別

有
特
色
，
很
受
歡
迎
。
別
以
為
﹁
農
家
菜
﹂
全

以
蔬
菜
作
招
徠
。
為
了
競
爭
，
號
稱
﹁
農
家
菜
﹂

的
也
求
有
特
色
具
農
家
味
道
。
最
好
從
旁
講
講

菜
式
出
處
，
以
故
事
形
式
介
紹
更
具
吸
引
力
。

我
是
客
家
妹
，
在
吉
林
品
嚐
到
一
味
﹁
粉
皮
炆

豬
肉
﹂
頗
有
客
家
菜
風
味
。
話
說
解
放
前
的
吉

林
農
村
，
貧
苦
農
民
自
耕
自
養
過
活
。
好
不
容

易
養
了
一
頭
豬
，
宰
了
後
除
宴
請
親
朋
戚
友
，
便
得
把
餘

下
豬
肉
過
冬
了
。
家
家
戶
戶
都
喜
歡
的
就
是
用
上
粉
皮
來

炆
豬
肉
，
方
便
易
煮
又
好
吃
。
玉
米
不
但
是
食
糧
，
也
是

製
造
乙
醇
的
重
要
材
料
。
吉
林
省
盛
產
﹁
吉
林
黑
木
耳
﹂

是
品
牌
，
而
黑
木
耳
有
豐
富
蛋
白
質
，
是
降
血
壓
、
通
血

管
的
健
康
營
養
食
材
。
黑
木
耳
是
我
的
至
愛
，
每
天
早
餐

食
材
之
一
。
黑
木
耳
可
作
冷
盤
，
做
法
簡
單
，
先
用
溫
水

浸
黑
木
耳
，
然
後
用
清
水
沖
洗
後
，
再
作
開
水
鍋
輕
輕
勺

一
下
，
放
在
冰
箱
待
食
。
當
食
時
，
再
下
﹁
芝
麻
油
、
鎮

江
醋
、
靚
豉
油
配
用
即
香
味
爽
口
。
黑
木
耳
是
很
受
歡
迎

的
土
特
產
禮
品
，
尤
其
是
﹁
壓
縮
裝
﹂
攜
帶
方
便
，
送
禮

價
廉
物
美
。
講
到
美
食
進
補
最
好
莫
如
長
白
山
人
參
煲

雞
。
把
雞
洗
淨
，
把
糯
米
、
人
參
以
及
幾
粒
無
核
紅
棗
塞

進
雞
肚
內
，
煲
湯
或
燉
湯
都
可
以
。
滋
潤
補
氣
，
冬
天
進

補
最
好
。

﹁
松
茸
﹂
在
吉
林
隨
處
可
買
到
，
價
錢
則
較
黑
木
耳

貴
。
我
不
是
貪
平
，
但
較
喜
歡
吃
黑
木
耳
，
爽
口
易
煮
。
至

於
玉
米
、
番
薯
、
馬
鈴
薯
則
是
家
常
小
吃
。
在
那
裡
，
長
白

山
人
參
、
高
麗
參
相
較
而
言
比
香
港
的
價
廉
物
美
得
多
。
吉

林
人
淳
樸
，
對
珍
貴
的
農
產
品
未
懂
深
加
工
的
附
加
值
經

濟
效
益
。
韓
國
和
日
本
所
售
賣
的
人
參
原
材
料
來
自
長
白

山
，
買
入
後
深
加
工
及
包
裝
，
出
售
價
以
倍
增
哩
。

舌尖上的吉林
思　旋

思旋
天地

地
球
人
已
經
無
法
阻
止
中
國
代
表
隊
了
。
當
吳

敏
霞
與
何
姿
以
絕
對
優
勢
輕
鬆
奪
取
倫
敦
奧
運
會

女
子
三
米
板
跳
水
金
牌
時
，
外
媒
以
難
以
置
信
的

口
吻
寫
道
：
她
們
與
第
二
名
之
間
的
分
數
差
距
比

第
二
名
與
第
六
名
之
間
還
多
。
而
當
年
僅
十
六
歲

的
少
女
葉
詩
文
在
女
子
四
百
米
混
合
泳
最
後
五
十
米
衝

刺
時
，
她
游
得
比
自
己
最
好
紀
錄
整
整
快
了
五
秒
，
比

男
人
還
快
，
比
世
界
紀
錄
還
快
，
快
得
外
媒
不
顧
形
象

地
直
接
逼
問
她
是
不
是
用
了
興
奮
劑
。
倫
敦
奧
運
一

周
，
中
國
的
強
項
更
強
，
弱
項
不
弱
，
連
男
子
游
泳
都

歷
史
性
地
折
了
桂
，
引
得
外
國
無
比
地
羨
慕
與
嫉
妒
，

只
好
發
動
猛
烈
的
﹁
金
牌
機
器
論
﹂
攻
擊
，
一
時
間
，

關
於
金
牌
與
人
性
的PK

大
討
論
成
為
網
民
最
關
注
的
話

題
。實

事
求
是
地
講
，
中
國
與
其
他
國
家
的
奧
運
規
則
確

實
不
那
麼
一
樣
，
不
僅
不
一
樣
，
而
且
複
雜
得
多
。
一

方
面
，
中
國
的
傳
統
一
向
是
舉
全
國
之
力
培
養
奧
運
冠

軍
，
所
有
的
運
動
員
不
僅
是
專
業
的
，
而
且
是
從
小
就
練
起
的
，
到

奧
運
會
上
拿
金
牌
不
僅
是
他
們
的
職
業
目
標
，
甚
至
是
他
們
活

的

意
義
。
而
國
外
的
奧
運
選
手
大
多
是
業
餘
的
，
他
們
在
比
完
賽
後
會

馬
上
變
回
公
務
員
、
廚
師
、
理
髮
師
、
地
產
經
紀⋯

⋯

奧
運
金
牌
對

他
們
來
說
，
只
是
生
活
美
好
的
附
加
品
。

另
一
方
面
，
奧
運
冠
軍
的
﹁
錢
途
﹂
是
燦
爛
的
，
這
也
是
最
引
人

搏
命
的
地
方
之
一
。
但
在
人
才
濟
濟
的
中
國
，
選
擇
做
職
業
運
動

員
，
風
險
也
同
樣
巨
大
。
練
出
來
的
就
那
麼
幾
個
，
練
不
出
來
的
是

大
多
數
。
就
算
練
出
來
了
，
後
面
的
娃
娃
分
分
鐘
就
趕
上
你
取
代

你
，
瑞
典
乒
壇
老
將
瓦
爾
德
內
爾
能
參
加
五
屆
奧
運
會
，
但
在
這
二

十
年
裡
，
中
國
的
乒
壇
已
不
知
道
換
了
多
少
茬
。

最
後
，
奧
運
這
件
事
從
來
就
不
是
一
個
人
或
者
幾
個
人
的
事
，
在

中
國
的
體
制
下
，
它
牽
扯

枝
枝
蔓
蔓
的
各
方
利
益
，
運
動
員
只
不

過
是
最
後
的
一
環
。

所
以
，
一
個
中
國
奧
運
選
手
眼
中
的
奧
運
和
其
他
國
家
的
選

手
是
不
一
樣
的
，
他
的
參
賽
成
本
更
加
高
昂
，
中
國
運
動
員
的

金

牌

裡
，
包

含
了
太

多
別
的

東
西
，

這
是
別

國
運
動

員
所
不

能
承
受

之
重
。 金牌的重量

狸美美

網人
網事

■倫奧跳水女子雙人3米板決賽中，

中國選手吳敏霞與何姿奪冠。新華社

以前，日本人很少在自己家裡請客。
我想一方面是因為日本人禮儀太繁多，如果被

邀請去赴家宴，至少要帶一束鮮花或者一瓶好
酒，買鮮花並不難，東京的每個車站，不論大
小，車站方圓百米以內，一定可以找到賣花的店
舖。而買花時，實在決定不下買什麼花的話，日
本鮮花店都有指南，比如什麼季節送什麼花，什
麼對象喜歡什麼花，什麼年齡適合什麼顏色的
花，甚至還有血型與花的屬性表，等等。但是，
酒，就有點學問了，根據年齡，品味。選擇酒，
是不那麼輕而易舉的，況且，無法一一向酒店的
人討教呀。不習慣喝葡萄酒的人，送葡萄酒也不
好，喜歡喝葡萄酒的人，送日本清酒也不好。葡
萄酒的顏色也很考究，以肉為主菜的時候，應該
配紅葡萄酒，以海鮮為主菜的時候，應該配白葡
萄酒，這已經是常識，但是問題是不可能事先知
道是肉餐，還是海鮮餐呀，最好紅葡萄酒、白葡
萄酒配套送。這樣預算又過多，也不現實，而燒
酒一般是不能上大雅之堂的。送酒還真是考驗自
己的一個難題。
另一方面我想可能是因為女人參加社會活動多

起來，不願意在灶頭團團轉。以前，日本女性最
喜歡人家說她：「很有家庭味道。」得到這樣的
稱讚，就意味 有女人味，在男人心目中是一個
好女友、好妻子，在孩子們的心目中是一個好母
親，在婆婆看來，也不得不承認是個好媳婦。但
是，現在的日本女性卻喜歡被說成：「一點兒也

沒有家庭味道」，再誇張一點的讚美甚至是：「一
點兒也沒有生活味道。」得到這樣的稱讚，就意
味 ，是事業型的女性，是走出家庭，不依靠男
人的獨立自主的女性。不論在孩子面前、在丈夫
面前、在婆婆面前都是值得驕傲的。
不過，最近，由於不景氣，日本也開始流行起

在自己家裡請客了。其實這才是最符合日本人的
民族性。日本民族是一個普遍崇尚古典美的民
族，讓他們一味地丟棄古風的女性美，而剩下純
粹是時下女性的那些時髦，又未免太寂寞了，所
以，最微妙的、兩者兼顧的讚譽就孕育而生，那
就是：「哦，您意外的很有家庭味道啊。」哈
哈，就是說，本來想像中的你，是沒有家庭味
道，但是來你家以後才發現，你很有家庭味道
啊。這才是日本女性希望得到的美好的讚美詞，
貌似「古風的女性與時下時髦的女性都被你一個
人佔有。」
可是，這樣的讚美，並不是可以套用到每個人

的頭上，因為如果被讚譽的人，實際上並不是那
麼優秀，卻得到不貼切的讚譽，那是最不受歡迎
的。因為日本女性們不論過去、現在、將來她們
對孩子的教育，都是最忌諱撒謊（主動地編一個
什麼故事），說假話（被動地答一個假話）！她們
有一句很耐人尋味的話，說：「要說不合實際的
好話，還不如說合乎實際的壞話來得可愛。」女
性是天生喜歡聽好話的，自然而然地日本女性為
了聽別人讚譽自己，就踏踏實實地往高處努力。

我們再回到赴家宴送禮的話題。除了送鮮花和
酒以外，當然更終極的禮物是針對屋子裡的傢具
品味，顏色送般配的東西。這樣，表示的不僅是
做客的禮貌，更是作為一個客人，對招待方主人
的品味的欣賞與推崇，這不僅需要審美觀，還需
要有一種意氣相投的緣分。這裡，說一個自己經
歷的例子：
今年初夏，我請一位同業界的先輩，到我們公

司來吃飯，雖然我們現在已經沒有具體的業務來
往，但還保持 聯繫，我曾經寫過她當社長時的
故事，她的名字叫洋子。洋子社長不是第一次來
我們公司，所以比較熟悉我們公司的「內幕」，但
是，說實在的，離上次洋子社長來我們公司，已
經相當久了，以至於我都說不出是多久呢。可是
洋子社長帶來的禮物，使我非常的驚喜，那是與
我們公司的一面牆壁有關的禮物。我甚至懷疑，
是不是我不經意什麼時候把我的喜好說出來過？
當然，那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的來往，大多是
講一些業界的事情，很少談天說地，更不會說到
公司的牆壁。
那麼，是什麼禮物呢？這要先介紹一下與那有

關的我們公司展示廳的一面牆壁。那是號稱建築
設計師為這間展示廳刻意設計的象徵性牆壁，聽
說象徵光與彩。這面牆壁是用看似琉璃做的一小
塊一小塊方形小玻璃砌成的牆壁，每塊小玻璃長
和寬都是十八公分，隨 太陽的運轉，玻璃放出
不同的光亮。因為這牆壁本身就是一個裝飾品，
我實在想不出有什麼更好的裝飾品可以錦上添
花，就在那一面牆壁前放一個白色的桌子而已。
洋子社長一定是刻意記住那一面牆壁，她帶來

一個直徑三十二公分的玻璃大盤子，造型簡潔、
大方，上面刻 浮雕花紋，然後附帶一盒七彩的
玻璃彈子球。把玻璃彈子球放進玻璃大圓盤裡，
再把玻璃大圓盤放在那面玻璃方塊組成的牆壁前
的桌子上，隨 太陽的移動，七彩玻璃球放出漂
亮的折光，五彩繽紛。如果說這是錦上添花，似
乎還不夠達意，應該說是與原建築設計師的意境
完美地吻合了。
玻璃這個材質，本來是比較容易得到的，但

是，與這面牆壁的相遇，就成了獨一無二的材
質，洋子社長的審美觀與不知名的建築設計師有
了一種意氣相投的緣分，成就了他們不謀而合的
意境。散發 他們個性的光芒。使這面牆壁與這
個擺設物相映成輝。
我曾經苦苦思索怎麼樣給這面牆壁找一個合適

的搭檔，沒有想到，洋子社長不露聲色、神不知
鬼不覺地在這一天突然把它送到我的眼前。
日本女性這種給人帶來喜悅的品味，真是令人

感動。那不是比金錢的多少，也不是比地位高
低，更不是刻意的炫耀，而是發自內心的愛與
惜，這愛，就是愛「人」，這惜，就是惜「物」。
生活之中有了「愛」和「惜」，禮尚往來就不亦樂
乎了。

日本人的禮尚往來


